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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大学生用志愿服务刷新成长时速
19 岁的 “武汉伢 ”黄新元一

到晚上就容易思前想后，困扰于
这次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后悔自己没学医，否则就
可以去离病毒最近的地方做志
愿者 。 一边是被医院公告上 25
岁的年龄限制“拒之门外”，一边
是父母觉得“这孩子疯了”，他不
想再坐以待毙了。

这是 00 后出生以来真正面
对的第一次重大公共事件，因为
对于 17 年前的 “非典 ”，他们几
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 而这次，
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成为了
这场全民战“疫”的亲历者。

身处疫区

和父母各退一步后达成“只
要不去医院干啥都行” 的约定，1
月 25 日， 黄新元买了一大包口
罩，和老吴一起在街头免费发放。

黄新元是湖北第二师范学
院的大一学生，老吴是他高中的
艺考老师，得知还能买到口罩和
药品，两人一拍即合，送完口罩
又开始送药。 才一个晚上，他们
在微博上收到的求助信息就超
过 500 条。 没做好规划，没安排
行程，只有两个人。 一个“跑腿”
志愿团队就这样组建起来了。

黄新元住在劳动街， 家附近
的五六家药店，成了他之后 20 天
定时定点的去处。可有时候，这五
六家药店都不顶用， 他要来回骑
上近十公里， 去三眼桥那边药品
更便宜、更齐全的药店买药。

莫西沙星、奥司他韦、连花
清瘟是他最常买的药品，加上其
它的药品，他几乎每天都要买上
七八十盒，全都挂在自行车把手
上。 骑行的时候会“碍事”，他只
能双腿呈“八字”姿势，“诡异又
滑稽”。 赶上不认路的时候，他一
手把着车把， 一手还要拿着手
机，不看地图生怕自己走错路耽
误了时间。

武汉的路网被江河湖泊不
规则分割，就算是本地人，黄新
元也是个“路痴”。 不过，才三五
天，他就把常去的江岸区、江汉
区和硚口区跑熟了。

每天这么一圈，黄新元要花
20 块钱左右的共享单车车费。跑
得多了，他能感觉出哪条街道疫

情更严峻，也能安排好按哪条路
线走的效率更高。 最忙的一天，
他给 10 户人送了药， 骑行了将
近 50 公里，最远到了东西湖，是
开车都要花上小半个小时的单
程距离。那天晚上他到家已经 11
点多了，父母睡了，晚饭也没了
着落。 黄新元累得没什么知觉，
但饿得记忆犹新，那一整天他只
吃了一个三明治。

他不是不怕死，“毕竟才 19
岁，还是想活着嘛”。 但他就是奔
着疑似和已确诊的病人去的。
“万一真被感染了， 有心理准
备。 ”他每天都吃连花清瘟胶囊，
还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妈妈请
教了防护措施。

面对面不到两米的距离 ，
“怕也没有用，不能改变什么，与
其躲起来， 不如做点有用的事
情”。 黄新元第一次感到害怕，是
晚上 8 点多去定点隔离酒店给
病人送药。 街道空无一人，几乎
拉到马路牙子的隔离带，全副武
装的工作人员，森严的架势让这
个一直不怎么害怕的 19 岁男孩
突然有了恐惧感，“走出酒店还
能听到心在怦怦跳”。

黄新元总共给这个病人送
过 3 次药， 但一次都没见过面。
倒是在微信上，两人聊了好一阵
子。 从“没有医生，连吃什么药都
不知道”的无助，到“不用等到用
新过检的药， 我已经出院了”的
信心，黄新元经常鼓励她，也见
证了她的转变。

在网上受到质疑，总被人评
价早熟的黄新元也像个孩子似
的有脾气。 但他后来想明白了，
“不是武汉人，不在武汉城，体会
不到我们这种感情， 没必要在
意”。 他的微信上，新增的 100 多
个好友就是他的“志愿证明”。
“得到一次认可比 100 次质疑都
有意义。 ”他用鲁迅先生的话鞭
策自己，“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
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
弃者流的话。 ”

一线顶岗

面对新冠病毒的高速传播，
江南大学的大一学生潘子翯是真
的害怕了。 疫情来得突然又毫无
章法， 打断了她这个寒假原有的
所有计划。 朋友圈被疫情地图刷
了屏， 满是触目惊心的红色和橙
色。作为军医的父母已经上了“战
场”，她却焦虑得找不到存在感。

彼时，潘子翯父母所在的医
院已收治确诊患者，但全院上下
仅有 15 个 N95 口罩。 负责筹集
物资的母亲没日没夜地蹲点、打
电话、跑工厂，一家人连吃饭时
间都凑不到一起。 愁绪不仅写在
母亲的脸上， 也痛在潘子翯心
里。 身不在武汉，心有余而力不
足，她问自己，能做点什么？

得知医院缺人， 潘子翯主动
提出去做志愿者。 起初， 她很犹
豫，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还可能
“帮倒忙”。父母感到惊喜，一句话

便让她定了心：“你们这一代是社
会的后备力量， 总有一天轮到你
们冲上一线。现在不去锻炼，以后
需要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

当天下午，潘子翯就和父母
一起去了医院，她的工作是在机
动车入口测量体温。 头发全部包
进帽子，护目镜压在口罩上，“没
有透气的空间就对了”。 冷空气
中，她能感受到自己呼出的水汽
温热潮湿， 雾气凝结在镜片上，
一片模糊。 她只知道有车来了，
里面坐了几个人，看不清。

潘子翯从未有过这样的体
验， 压抑感从家里延续到岗位
上。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能少说
一句就少说一句，她被问到最多
的是“多少度？ 高不高？ ”疫情之
下，那种怕死的焦虑和不放过一
根头发丝的警惕，压得她更加喘
不过气来。

第一天“上岗”，她就遇到了
高烧 39 度 9 的婴儿。 摇下车窗，
孩子的父母才刚拿出口罩。 副驾
驶上的母亲头发一看就没梳整，
驾驶位上的父亲也穿戴凌乱，衣
服扣子没系好， 领口大敞着，眉
宇间满是不耐烦。 他听不进潘子
翯劝他戴好口罩，只是一个劲儿
嚷嚷孩子生病了。

“我一下就想到我爸了。 ”潘
子翯一点也不怪那位父亲，反而
特别能理解这位父亲的“不耐
烦”。 她仿佛看到自己的爸爸，那
个平时温和、乐观、淡然，只有对
女儿的事才上心到焦头烂额的
爸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种
特殊时期谁会来医院？ ”那天之
后，潘子翯更加理解天下父母的
苦心了。

现在她有了信心，也一点都
不怕了。 在她的同龄人中，有人
徒步“逆行”向疫区守护人民，有
人穿上防护服和病毒作战，还有
人和自己一样，主动申请成为志
愿者，在不同的角落发光发热。

守护小家

“孩子，不能因为危险就打
‘退堂鼓’了。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希望你能够知
道并做到， 当国家需要你的时
候、当职业需要你的时候，你可
以勇敢地站出来，说我可以。 ”这

是昆明市延安医院支援武汉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生王辉送
给女儿的一句话。

李潜就是被这句话打动的。
他是南京审计大学法学专业的
大一学生，在杭州参与余杭绿码
的填报和检查志愿工作。

余杭区是杭州市确诊人数最
多的区。 李潜的母亲收到上岗执
勤通知， 要从下午 4 点工作到凌
晨 12点。 特殊时期，说不担心安
危是不可能的。但李潜最担心的，
是母亲有夜盲症。为了照顾母亲，
守护小家，他决定自己“上场”。

余杭区通过“扫码检查+体
温测量+上报信息” 的模式，按

“红、绿、黄、灰”四种颜色分类，
简单快速识别市民的身份信息。
每个卡口有 2 到 3 名相关人员
负责检查，一人测体温，一人扫
码检查。 李潜就是负责卡口检查
的志愿者。

和李潜一样，武汉交通职业
学院的刘鹏程也是一位卡口志
愿者。 但不同的是，他身处疫情
高风险区———湖北黄石阳新县
三溪镇。 村委会第一次征集疫情
防控志愿者的时候，他就站了出
来。 那件“青年志愿者”的红马甲
直到现在也没脱下。

朝八晚九， 他每天坚守在入
村卡点 10个多小时，换了岗也不
让自己闲下来，又主动入户宣传，
挨家挨户摸底排查、运送物资。

这个“风里雨里路口等你”
的 20 岁少年，有时候“冷酷”得
不留情面。

“就出去前面 100 米买菜。 ”
“不行，村里统一采购。 ”沟通劝导
是刘鹏程工作中最大的难点。 守
卡处附近的村庄， 大多数村民以
种菜、卖菜维持生计。 设卡之后，
村民们出不去，要强行“冲卡”。

“我是个武汉的大学生，我
也很想去武汉，但既然我们都只
能留在这里，那就为家乡做点贡
献吧。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刘鹏
程终于把村民“劝退”了。

一个月以来，他见证了两批
人从对面的隔离酒店进去又出
来。 就在几天前，最后一批村民
隔离结束， 平安无事地回了家。
而刘鹏程还继续守在路口，等待
真正“清零”的那一天。

（据《中国青年报》）

继向大邱三家接诊新冠肺
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捐赠“抗疫”
物资之后， 大象联盟再次筹集 8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以援助同
属韩国疫情“重灾区”的庆尚北
道地区。

3 月 13 日，这批物资已经抵
达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交付中
外运准备报关，等待启程空运至
韩国。 这也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大象联盟的第八次抗疫
物资捐赠。

该批次口罩依然通过河南
省慈善总会和首尔的大韩红十
字会，定向捐赠给庆尚北道接诊
新冠肺炎患者的六家定点医
院———安东医疗院、 浦项医疗
院、东国大学庆州医院、荣州红
十字医院、尚州红十字医院和金
泉医疗院，由各医院负责统一调
配使用。

大象联盟董事长金成龙表
示：“中国有句老话叫‘礼尚往
来’，当韩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我

们理应对他们进行帮助。 在大灾
大难面前，我认为不应该有国界
之分，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去
支援哪里。 ”

截至目前， 大象联盟的八次
抗疫物资捐赠， 受捐对象除庆尚
北道地区外， 分别为湖北武汉及
河南防疫一线的医院、医疗队，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及韩
国大邱的三家接诊新冠肺炎患者
的定点医院， 捐赠物资价值累计
近 600万元人民币。 （张明敏）

大象联盟再向韩国庆尚北道 6家定点医院捐赠 8万只口罩

刘鹏程在守卡值守


